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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道疤痕又红又亮，足有半尺来长；

两边各缀一行同样红亮的手术针脚，鼓

凸在小芸的左腹，乍看就像是一条大蜈

蚣趴在那白净的肌肤上。

“把你吓着了吧？”眼看着德亮满脸

的惊讶，小芸忙做解释：“是这样亮子，上

月三十号，我乘公交去单位上班，汽车在

红星路与东风大街那交叉路口出了车

祸。那是辆黑色奥迪，为赶路闯红灯，

‘嘭’的一声撞在公交车的油箱上。眼看

车门口已被大火封住，有乘客砸开窗户

逃命，我也跟随着从窗口跳了出去，结果

慌乱中被那刚刚碎裂的玻璃划破了肚

皮。”

德亮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的天，

该不会伤着内脏了吧？”

小芸说：“还好，只划破表皮，肠胃什

么的包裹在腹膜里头，没碍着。”

德亮长长地舒出一口气，但年轻夫

妇久别重逢时的那种兴奋却是不知不觉

没了踪影。德亮与小芸结婚刚刚半年，

便被单位派往广州学习一个月。对于本

市发生的这起车祸，他曾从网上看到过

相关报道，当时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

没想到小芸也在这辆车上，而且受伤如

此严重！于是，他抚摸着小芸左腹那道

疤痕体贴地问道：“小芸，你真是受苦了，

划这样长一道口子。”接着又埋怨：“出这

么大事，也不告诉我一声。”

小芸忙作解释：“不是怕耽误你学习

吗。再说这伤口看着吓人，其实不重，被

人送进市一医院，缝针后换了三次药，总

共住了9天，就出院回家了。”

德亮闻言这才调整情绪重启柔情，

一边关切地询问：“这样不会影响到你的

伤口吧？”

小芸说：“没事，这伤口早好了，也不

痛，只是有点痒⋯⋯”

一夜无事。之后的三天里，两人作

息依旧，一切如常；直至第四天，德亮才

偶然发觉其中有蹊跷。这天上午，办公

室里几个同事工作之余闲聊，无意中扯

到上月发生在红星路的这起车祸。听德

亮说小芸也在此次车祸中受伤，科长老

吴连忙插嘴，说你搞错了，你老婆肯定是

在别处受的伤。

见德亮一脸的疑惑，老吴又说：“这

事我清楚。我小姨子就是伤者之一，事

发后我跟我老婆一起到医院探望她——

这次车祸的伤员全由市一院收治，其中

五个女的，三个不幸烧伤，去了烧伤科，

剩下一个年方九岁的小女孩，跟我小姨

子 一 同 收 入 外 科 病 区 ，住 在 同 一 间 病

房。”

看着老吴言之凿凿的样子，德亮很

是讶异，他很难相信小芸会欺骗自己，他

想红星路与东风大街那交叉路口向来交

通拥挤，常出车祸，老吴说的或许是发生

在相同地点的另一桩交通事故也未可

知。于是没再跟老吴拉扯这事，只在心

里暗自盘算，该如何将小芸身上那疤痕

的来由查个明白。

也是凑巧，次日上班时，德亮遇到高

中同学陈敏。陈敏在市交警大队工作，

与德亮同住一个小区。过往的日子，德

亮经常见到他身着交警制服在东风大街

与红星路的交叉处值岗指挥交通。这时

看到一向步速较快的陈敏走在前头，正

大步流星迈出小区大门，德亮便朗声叫

住他：“哎，陈敏，你这是忙着去哪儿处理

交通事故呀？”

“瞎扯，我这不跟你一样，也是赶着

上班去吗，哪来的交通事故啊？！”陈敏停

下脚步跟他搭腔。

德亮说：“还说没有交通事故，你值

岗的那个地方不就出了车祸么？”

陈敏说：“哦，你说的是上月三十号

的那场火灾吧。”

德亮等的就是这句话，于是接过话

茬问：“听你这么说，近来东风大街与红

星路那交叉路口还出过车祸哟？”

陈敏答：“这话看你怎么理解。小剐

小蹭是常有的事儿，但伤人事故最近两

个月就这一次。”接着又问：“你怎么忽然

打听起这事来？”

德亮说：“是这样，单位有个同事的

小姨子在这次事故中受了伤，眼下刚巧

碰到你，所以顺便问问⋯⋯”

由于单位离家近，德亮一般都是步

行上班；相比之下，小芸上班就得多费不

少时间——她所在公司地处城郊，途中

得乘坐七站公交，因而她上班往往比德

亮走得早，下班比德亮晚到家；也因此，

平日都是先行回家的德亮开炉做晚饭。

但今天德亮下班到家后没去厨房，而是

忙着四下里翻寻小芸的病历，结果一无

所获。等到小芸下班到家，再次见到她

时，德亮心里便不免有些疙疙瘩瘩。

小芸是德亮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

的初恋。想当初，由于德亮家境贫寒，两

人的恋情遭到小芸父母的反对，因而未

能走到一起。此后，德亮随着事业的发

展逐渐脱贫，而小芸也一直没能找着合

适的对象，结果两人鬼使神差地又联系

上了。可惜德亮这时已经结婚了。两人

重修旧好之后，德亮与前妻虽有这样那

样的矛盾，但并无重组家庭的念头，只因

小芸山盟海誓追得紧，这才下决心跟前

妻分道扬镳。现在看来，小芸远没有婚

前想象的那么坦诚和完美，如今她肚皮

上那条不愿道出来历的疤痕就是最好的

证明。

许是满腹心事使然，晚饭后小芸上

浴室洗澡时，德亮不自觉地跟了进去。

小芸见状嗔怪道：“你这人真是，洗个澡

有什么好看的呀！”

德亮回过神，只得实话实说：“我来

看看你那道伤疤⋯⋯”

“我不跟你说过吗，早没事了。”小芸

反过来安慰他，“就是有些影响美观，不

过主刀的外科医生跟我说了，以后时间

长了，这疤会慢慢缩细，颜色也会逐渐变

淡。”

听小芸这么一说，德亮心里忽然有

了主意：对呀，这伤口说到底是外科医生

给缝合的，看那齐整而疏密得当的线脚，

技术还相当不错；而小芸又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在市一院疗伤的，明天去市一院

外科病区打听一下不就清楚了！

次日，德亮便抽空去了市一院。外

科病区位于住院部大楼第五层。按照预

先想好的说辞，德亮来到护士站，谎称前

来领取妻子上月在此住院落下的东西。

值班的是一胖一瘦的两个年轻护士，接

待他的是胖护士。听过德亮的话，胖护

士便找来一个本子翻寻，结果发现上月

还真有出院患者落了就医卡和一双拖鞋

在病房。接着问患者姓名，却完全对不

上号——那也是个女患者，但人家姓胡，

叫胡桂珍。德亮对此早有准备，就着对

方的话头说：“朱小芸落下的是一件毛

衣。麻烦你再仔细看看，这本子上有登

记吗？”

胖护士答：“不用再看了，这都清清

楚楚记着呢，上月就两个人把住院用品

遗落在病房，另一个是男患者，大前天已

经把东西取走了。”

两人说话时，那瘦护士也在翻寻一

个本子——想必是住院患者登记簿之

类，这时她便在一旁跟德亮搭话：“你肯

定走错了医院，上个月，还有这个月的住

院患者，不管是进院的还是出院的，都没

有朱小芸这么个人。”

德亮说：“你看清了么？”

“这有什么看不清？”对方脸上掠过

一丝不快，“你得打电话问一下你老婆，

她也许是在市二院或者中西医结合医院

住的院。”

随后的几天，德亮如法炮制，先后去

了市二院和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查询，结

果正如所料，小芸也没在这两家医院外

科病房呆过。

转眼到了周末。这两天，德亮与小

芸在家歇着。在德亮与前妻离婚前，这

样的时光，可谓梦寐以求。但现在，由于

心里头的疑惑没能解开，德亮很是郁闷，

有好几次，他都差些开口想向小芸问个

究竟，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他知道婚

姻需要经营，有些话说出来就收不回，还

是小心谨慎为好。于是，他努力控制住

自己的情绪，不让小芸看出异常来，一边

在心里忙忙碌碌列计划，接下来还需走

访哪些地方，打听情况时该怎么跟人家

说⋯⋯

德亮没有料到，周日的晚上，事情忽

然有了转机。晚饭后坐在门厅沙发上看

电视时，德亮忽然想起，在厨房收拾餐具

的小芸外出倒垃圾许久未归。他匆匆出

屋去往住宅楼东侧的生活垃圾收集亭寻

人，一路上都不见小芸的踪影。倒是在

返回途中，德亮发觉楼房西侧的树影里

传出女性的说话声，细听其中似乎有小

芸的声音。那是一棵法国梧桐，茂密的

枝叶遮挡住了左右两边的路灯光，在树

下酿造出了一片晦暗。循声觅去，小芸

果然从中走了出来。与此同时，另一个

人则从相反方向走出树影，手里拎着一

兜什么东西，正疾步离去。

望着那迅速远去的背影，德亮心里

禁不住一紧，忙不迭问小芸：“你怎么跟

她在一起，她找你有什么事？”

“谁呀？”小芸装蒜。

“宋金蕾。”德亮说罢不再言语，急火

火领着小芸三步并作两步回家去。

宋金蕾是德亮前妻宋金婷的姐姐。

这人性子直、脾气躁，当初他与宋金婷闹

离婚时，数她态度最为激烈；提起小芸，

更是各种谩骂和诅咒。德亮很难想象宋

金蕾能跟小芸单独待在一起。联想到小

芸肚皮上那道长长的伤口，德亮心里紧

紧的，他不知道近来小芸究竟遭遇了什

么，他觉得妻子的受伤或许与宋金蕾有

关。

“快告诉我，你跟宋金蕾之间发生了

什么？她对你怎么啦？”到家刚一合上

门，德亮便火急火燎向小芸发问。

“金蕾姐她⋯⋯她⋯⋯她没对我怎

么样啊。”

“还金蕾姐呢，你怕她什么呀？我跟

宋金婷离婚都两年多了，大家各过各的

日子，也从没招惹她们。”

德亮看着小芸吞吞吐吐的样子，积

压在心头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随之蹿

起满腔怒火：“不行，这也太欺负人了，我

得找她去！”说罢便要拉门出去。

小芸见状连忙拉住他：“亮子，你别

急 ，先 歇 下 来 好 吗 ？ 听 我 慢 慢 说 给 你

听。”待德亮喘着粗气在门厅沙发上坐

下，这才柔软了声调向他解释：“是这样

的，亮子，你自打结束上一段婚姻后，便

跟金婷姐断了联系，但我却一直在关注

着她。你可能不知道，金婷姐去年夏天

因病住院，期间查出了尿毒症⋯⋯”

“你说什么？宋金婷得了尿毒症？”

德亮很是吃惊，还有一件让他感到意外

的事是小芸竟然称她（包括宋金蕾）为

“姐”。记忆中，小芸向来都是用“那个

人”代指宋金婷。这时小芸显然猜出了

他的心思，但她并未理会，只顾自往下

说：“由于凝血功能太差，不宜透析，医生

建议金婷姐尽快换肾。就这样，金婷姐

住进了省医学院二附医院等候手术。我

见她总也等不来肾源，就主动找到在那

里陪护她的金蕾姐，要求捐肾给她妹妹，

没想到配型结果出来，还挺合适⋯⋯”

“你⋯⋯你捐了肾给宋金婷？”德亮

大为震惊。

“是的。”小芸一脸的平静。

德亮一时如入梦境，愣怔中就听到

小芸还在不紧不慢地讲述着：

——她捐肾的事，宋金婷一直蒙在

鼓里。亲友中，仅宋金蕾一人知道实情；

——早在三个月前，她就瞒着他去

了两趟省城，为的是跟宋金婷做配型；

——配型成功后，她立马找到相关

单位，就捐肾给宋金婷一事走完了法律

程序，之后便趁他外出学习的机会，让医

生安排手术；

——宋金蕾今晚特意买了补品来看

望她，获知他现已结束学习回到家中，便

约她在屋外见面⋯⋯

德亮心里一阵阵作冷，半晌才问：

“小芸，你为什么捐肾给宋金婷？”

“亮子，有一件事你一直不知道，金

婷姐对咱们有恩呢！”小芸将德亮的手抓

起，搁在自己大腿上，然后轻抚着他的手

背，一边叹气道：“还记得你俩离婚前我

最后一次去你们家吗？那次她实际已经

发现了我——你当时情急中让我藏到窗

外防盗网里去，自己去了客厅；可你忽略

了一点，因为长年累月的雨水锈蚀，那防

盗网的几颗固定螺丝大都松动了，眼看

着连人带网即将从八楼掉下去，金婷姐

正好拉开窗帘看到了我，于是死死扯紧

防盗网，让我钻回到屋里，随后她一声不

响地离开了⋯⋯”

德亮闻言百感交集，起身将小芸拥

在怀里：“就为这事，你捐了左肾救她？”

“不，不只是救她。”小芸坚定地说，

“更是为了救我自己。”

救赎


